
奶奶有个小院，那是我童年开始的地方。
小院安安静静地在乡下荒废了许多年，直到爷

爷退休，奶奶决定每年抽出一半时间在乡下养老，小
院才重新焕发生机。

修缮小院花了许多时间，印象中我们每次回老家，
都能看到爷爷拿着不同的工具，在小院的各个角落修
修补补。老一辈的人大多是这样，在修修补补中过完
一生，他们擅长解决“问题”，也擅长与“问题”相处。

在一次又一次的修补中，小院终于焕然一新。
进了小院第一道门，就是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左边
砌了一堵半人高的矮墙，过道右边挨着邻居家的院
墙，中间被一分为二，一半是一条通往第二道门的小
路，另一半则被奶奶种上了南瓜。收获的季节一到，
绿色的宽大叶片可以从小院的第一道门一路延伸到
第二道门，花朵引来蜜蜂、蝴蝶、蚂蚁……好不热
闹。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找到枝蔓遮掩下的南瓜，就
像一场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而寻到的宝物，立
刻就能出现在餐桌上——炒嫩南瓜、老南瓜汤……
除了果实，南瓜尖、南瓜花、南瓜子，甚至是南瓜叶，
在奶奶手里都可以变成美食。

通常，奶奶会一边带着我们干活儿，一边给我们

讲故事。奶奶的故事很多，
往往是事情做完了，但故事
还没讲完。夏日的午后，奶
奶常常会带着我们躺在凉席
上，一边摇着老蒲扇，一边继
续讲那些没讲完的故事。最
后奶奶的故事到底讲完了没
有，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都会在缓缓的微
风和喃喃的低语中，沉沉睡去。直到长大后才后知后
觉，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又一个故事中，学会了做人做
事最朴素的道理，了解了那些我们不曾经历的年代。

乡下的夏日，雨时常光顾，小路也跟着变得泥
泞、湿滑。有次我们回老家，看到奶奶和爷爷正在铺
路，铺路的材料很丰富，有砌墙剩下的碎砖块，还有
修房剩下的破瓦片。在乡下，没有“无用”的东西，每
个物品都能找到属于它的位置。待将各种碎块摆放
整齐，再在缝隙间填上沙子，扫平、踩实，一条实用、
艺术又野趣十足的小路就铺好了，一眼望去就像一
幅巨大的拼贴工艺画。

小路旁挺立着几棵香椿树和苦楝树，偶尔有一
些枯枝废木堆在墙边，时间久了，会有小虫子在上面

安家。而接连几场雨后，这些
枯木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上
面冒出木耳，旁边钻出蘑菇，
还有蜗牛背着大大的壳，缓缓
从一旁爬过，留下一条隐隐闪
着碎光的痕迹。
没有一个孩子有耐心等到

雨停，我们走进雨里，观察、探险、寻宝……当然，也感
受着雨。有的雨绵密，有的雨猛烈，有的裹着燥热，有
的带着凉爽，滴落在身上的感受是不同的。不过，这
场游戏也不会持续太久，妈妈会站在屋门口叫我们，
看我们湿漉漉地跑进屋后，递来毛巾和干爽的衣服。

沿着小路一直往里走，就会来到小院的第二道
门，门口种着花，整个花季，空气都泛着香甜，混合着
各种果子、枝叶和泥土的气味。檐下挂着红灯笼，墙
上贴着爷爷写的春联。奶奶在门口种上了丝瓜、苦
瓜和葫芦，它们沿着墙壁努力攀爬，一直爬到房顶的
架子上，长成一个天然的绿色小棚，遮阳、防晒，还能
为我们提供不少蔬菜。

这个小棚就是我们儿时的秘密乐园，我们时常
沿着梯子爬上屋顶，扔树上干枯的翅果玩。干枯的

翅果从高处被扔下时，会旋转出不同角度，就像飞舞
的蝴蝶。偶尔，我们会在小棚里吃西瓜，或铺上席子
午睡，也会在夜晚围坐在一起唱歌、猜谜、数星星，那
时即便不买玩具，也不会觉得无聊，只要想玩，什么
都可以变成我们手中的玩具。

跨过第二道门，是几间老房子和一块方正的
地。什么时节要种什么菜，养什么花，都被奶奶安排
得井井有条。一块地，历经岁月流转，在不同时节，
绽放出不同的色彩，让人不得不感叹农耕文明智慧
的伟大。

夏日的早晨，晨曦刚刚照进小院，妈妈就会叫我
们起床，去看停在草尖上的蜻蜓，一只只蜻蜓犹如一
架架小飞机，而直立的草尖就是它们的停机坪。阳
光给它们半透明的翅膀，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放
眼望去，小院里一片金光。

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小院就像一片繁茂的小
森林，里面有取之不竭的蔬果，也有享之不尽的乐
趣，我们在里面嬉戏、生活，感受自然的丰盛。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真
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少
到一个小院就足以装下。

老朱第一次见到那片湖时，正扛着半旧的竹制钓竿
穿过芦苇荡。秋阳将水面染成琥珀色，几条银白的翘嘴
鱼跃出水面，带起的水珠在光里像碎钻。他蹲在岸边摸
了摸水，指尖触到一丝凉意，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
话：“真正的钓鱼人，得等鱼来认你。”

那年他刚满六十岁，退休的第二天就搬进了湖边的
木屋。木屋是早年父亲留下的，墙皮斑驳得像晒裂
的树皮，却被他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摆着三个搪
瓷缸，分别装着酒米、玉米和自己配的腥香饵料，缸
沿处磨得发亮。

湖里的鱼似乎认得他的脚步声。每天天刚蒙
蒙亮，老朱踩着露水到岸边时，总会有鱼在水面翻
出细浪。他从不急着下竿，先掏出烟袋锅装上烟，
眯着眼看晨雾在水面散开。
“朱师傅，今儿能钓着大家伙不？”
身后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是镇上开渔具店的小

秦。这小伙子二十出头，总爱来蹭老朱的窝子，却总抱
怨湖里的鱼太精。老朱没回头，往水里撒了把酒米：
“急啥，鱼跟人一样，得看心情。”

小秦麻利地支起那根碳纤维钓竿，那竿子亮闪闪
的，据说是进口货，能承受三十斤的拉力。他往钓椅上
一坐，电动打窝器嗡嗡响着往水里送饵料，惊得水面一
阵乱颤。老朱皱了皱眉，把自己的竹竿轻轻放进水里，
鱼线像一根细银丝，几乎与水融为一体。

没过半袋烟的工夫，老朱的浮漂轻轻点了两下，接
着往下一沉。他手腕轻扬，竹竿弯成漂亮的弧线，水里
传来沉闷的挣扎声。小秦凑过来看，只见一条两斤多
的鲫鱼在水面翻白，鳞片闪着光。
“您这竿子都快成古董了，咋比我的还好用？”小秦

挠着头，他的浮漂纹丝不动。
老朱把鱼放进鱼护，慢悠悠地重新上饵：“钓鱼靠

的不是竿子，要摸透水里的心思。”他指了指水面，“你
看那波纹，鱼都在底下打转转，就是不咬钩。为啥？你
那打窝器太吵，把它们吓着了。”

小秦撇撇嘴，却还是关掉了电动打窝器。
初冬的一个清晨，湖面结了层薄冰。老朱正用石头

敲冰洞，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个穿冲锋衣的
陌生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渔具包，手里拿着个摄像机。
“您是朱师傅吧？我是市钓鱼协会的，听说您是这

片湖的‘钓王’，想给您拍个片子。”男人递过名片，上面
印着“胡导演”。

老朱摆摆手：“啥王不王的，就是跟鱼熟。”他把带饵

的鱼钩放进冰洞，“要拍就拍鱼，我没啥好拍的。”
胡导演没走，说协会要办钓鱼大赛，想请老朱去当

评委。说话的工夫，老朱的浮漂猛地往下一沉，他手忙
脚乱地提竿，冰洞里溅出的水花打湿了裤脚。一条一尺
来长的狗鱼挂在钩上，尖牙泛着寒光。
“不去，”老朱把狗鱼放进桶里，“比

赛钓的是输赢，我钓的是日子。”
胡导演不甘心，从包里掏出个金属

盒子，打开来是枚金灿灿的奖牌，上面刻
着“钓王”两个字。“您去了，这就是您
的。”他把奖牌往老朱面前推。

老朱看都没看，往冰洞里撒了把碎
玉米：“我爹以前说，鱼是水里的灵物，理应善待。我这
辈子，不图这些。”他站起身收拾东西，“天凉了，鱼要歇
着了。”

胡导演还想说什么，却看见老朱把桶里的狗鱼倒
回了湖里。

那鱼摆了摆尾巴，没入幽暗的水底。
转过年开春，湖边的柳树刚抽出绿芽，小秦急匆匆

地跑来告诉老朱，胡导演带着一群人在湖里下网，说是
要清淤，其实是趁机想把大鱼都捞上来。

老朱赶到湖边时，几艘摩托艇正在水面上转圈，拖着
一张大网，网眼里的鱼蹦跳着，银光闪闪。胡导演站在岸
边指挥，看见老朱来了，笑着迎上来：“朱师傅，等我们把
鱼捞上来，挑几条大的给您送过去。”

老朱没理他，径直走到水边。水面被搅得浑浊不堪，
往日里清澈的湖水泛着泡沫。

“住手！”老朱指着那些拼命挣扎的鱼，“你们这
样，明年这片湖就死了。”
“我们是为大赛做准备。”胡导演有些不耐烦，

“再说了，这湖是公家的，您管不着。”
“我爹守了这片湖三十年，直到去世。”老朱动情

地说，“他跟我说过，这湖里的鱼，比人懂规矩。你不
惹它，它就不惹你。”

胡导演不耐烦地摆摆手：“别跟我讲这些，赶紧
让开。”
就在这时，网里突然掀起巨浪，一条半人长的青鱼猛

地跃出水面，带着网撞向摩托艇。引擎发出刺耳的怪响，
网被撕开个大口子，无数鱼顺着缺口游回湖里。混乱中，
老朱默默地解开了鱼护，把里面的鱼倒进水里。

后来，胡导演的大赛没办成，据说因为湖里的鱼突然
少了很多，报名的人也寥寥无几。有人
说，是老朱用了什么法子，让鱼藏起来了。

小秦好奇去问老朱，老朱正在给木屋
的门重新刷漆。“鱼跟人一样，”他蘸了点
红漆，在门板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鱼形，
“你待它好，它就待你好。”

小秦见老朱忙着，转身进了木屋，见
桌上放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老朱攒了半辈子的钓鱼证，
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老朱和父亲站在
湖边，手里举着一条小鱼，笑得眯起了眼。照片背后还有
一行铅笔字：钓王，不在于钓得多，而在于懂得放。

那天傍晚，小秦看见老朱坐在湖边，手里拿着那根竹
制钓竿，鱼线垂在水里，却没挂鱼饵。夕阳把他的影子拉
得很长，和湖边的芦苇交叠在一起。

湖面平静如镜，一条银白的鱼儿跃出水面，带起的水
珠落回水里，荡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

山如故人，静立万年，等
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丙午
仲春，桃云出岫，盘山春正
浓，京津冀部分军校同学相
约蓟北。

登临盘山，不是征服，而
是赴约——与历史深埋的旧
梦相约，与造化雕琢的胜景相
约，与岁月沉淀的情谊相约。
四十年人生沧桑，三千级云梯
攀登，我们或乘缆车或拾级而
上，用脚步叩响时光的门扉；
山风拂过，恍若亘古的回音，
在峻岭间簌簌作响。

盘山之脊，蜿蜒着一条
由帝王足迹与文人墨痕铺就
的长廊。乾隆三十二次巡幸
于此，将龙辇停驻在云霭之
间，挥毫泼墨，留下一千七百余首诗篇，
并发出“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赞
叹。帝王的目光曾流连于天成寺的舍利
塔，那塔影如笔，蘸着山间的晨露，在青
史的宣纸上写下盛世的遗韵；也曾凝望
万松寺的千年古松，在风中书写禅意的
偈语。盘山，是皇家行宫的别苑，亦是文
心栖居的净土。古刹残垣间，每一块青
砖都浸染着烽烟与禅香，每一道裂隙都
蛰伏着未竟的传奇。我们仿佛踩着历史
的年轮，步步踏响时光的回音。

素有“京东第一山”之美誉，盘山不
仅有历史的厚重，更有自然的灵秀，是京
津人说走就走、触手可及的“诗和远
方”。盘山之胜，在“三盘”叠韵，如天地
铺开的画卷。下盘水韵潺潺，飞帛涧的
瀑布似素绢垂落，水珠化作碎玉，在阳光
里闪烁；漱峡桥的山溪如琴弦拨动，乐声
泠泠；各种奇石如卧牛沐雨，任亿万年的
风刀雨斧，雕琢出“五峰八石”的奇观。
中盘怪石狰狞，峭壁如刀劈斧削，石径如
悬丝，步行于山脊斜径，风穿崖隙，松涛与
云海共鸣，恍若置身于上古的混沌之境。
上盘松柏苍茫，万松寺的千年古松虬枝盘
曲，如苍龙腾云，针叶承露，绿得沁人心
脾。春深时节，山色愈显瑰丽——桃花谷
中，野桃沿溪而生，花瓣随水漂流，似胭脂
染就的溪流；摇动石旁，百年老桃斜倚丹
霞岩壁，花枝与赭红相映，宛如天公泼洒
的丹青。登临挂月峰顶，俯瞰三盘，云海
如纱，漫卷于峰峦之间，群峰若隐若现，
恍若仙境。盘山之美，不在高峻，而在层
叠的韵致，如徐徐展开的画卷，水、石、
松、花各得章法，又浑然一体。

山道蜿蜒，春色荡漾，四十载光阴荏
苒，岁月如歌。军校战友，鬓发染霜，哼
着《抗大校歌》，踏着昔日的节奏，重聚于
盘山之麓。我们有的曾戍守长城，筑起
钢铁防线；有的曾征战南疆，在共和国的
旗帜上留下血染的风采。如今解甲归田，
笑颜里沉淀着岁月的醇厚。石阶上，我们

携手而行，谈笑声里，当年的军
号声、口令声、操练声，仿佛从记
忆深处涌来。风光在绝顶，登
峰路更艰，云罩寺之上则石阶
陡峭，我们互相搀扶，默契如
初。立于挂月峰顶，云海苍茫，
我们眺望远方，谈往昔志向如
炬，言今朝情怀如茶。老友慨
叹：“以前我们守过国门，如今要
守住这战友情！”落日熔金，战友
们身影被拉长，如一棵棵苍劲的
老松，立于盘山的脊梁之上。山
风掠过，松涛阵阵，似在应和着
我们未改的赤子之心。
暮色渐起，盘山如卧龙

敛息。回首望去，山门隐于
烟霭，仿佛一场盛大的邀约
已圆满落幕，我于峰巅感慨

万千：盘山以花岗岩的筋骨铭记着千载
的兴替，以松涛的韵律吟诵着永恒的诗
行，以云海的流转见证着人间的聚散。
登临者与山，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
关系——山在等，等赴约的人，以脚步丈
量它的沧桑。历史、美景、情谊，皆如盘
山的年轮，层层叠叠，生生不息。下山
时，衣襟染着松香，袖口沾着桃花瓣，步
履却比来时更轻松——因这一场赴约，
心灵如经山泉涤荡，清透如琉璃。盘山
不语，却以万壑松风作答：此约未了，待
来年再会，待山河永续，待人间情长。

下山途中，暮色渐合，盘山如一卷徐
徐收拢的山水画，隐入苍茫。然我心中深
知，此行不是终点，而是另一场奔赴的序
章——山在，约在，情在，岁月便永续，如
盘山的松涛，绵绵不绝。山海有归期，风
雨自相逢。

一

李菲说，我是整个商贸公司业务员中最让她
省心的一个，也是最让她放心不下的一个。

这话乍一听有点儿矛盾，却都是实话。
李菲是我的老板，我刚进她的商贸公司上班

的时候，正是而立之年。那年，诸事不顺，之前工
作的奶站又倒闭了，我一没技术，二没学历，不知
道自己能干点儿啥。

失业以后，我和妻子刘春红不想回老家，我便
想着到商贸城找活儿干。

那天路过报亭，我买了一份晨报，在报纸的夹
缝里，看到一则招聘信息：招聘食品业务员，单休，
待遇从优。下面还有两个联系电话。

我欣喜万分，揣着报纸去了旁边的小树林。
我不想在路边打电话，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正在到
处找工作。

二

我掏出手机，按下一串号码，电话占线，我又
拨第二个号码，很快有人接听了，是个好听的女
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菲的声音。她告诉我公
司在商贸城华东市场48号，让我转天去面试。

面试我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就是李
菲，男的是公司的合伙人。

男的问了问我的工作经历：“以前是送奶的，
没干过业务员？”

我“嗯”了一声。
“结婚了吗？”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女的问：“业务员你能干吗？”
“业务员不就是卖货吗，能干。”
男的扭头看了女的一眼，又回头看了看我，

说：“这样，我看你也没干过业务员，不如先去仓库
帮忙一段时间。如果愿意，明天就能来上班。至
于业务员，我们以后会考虑的。”

女的点头：“这样也行，你考虑一下，不必急着
答复，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如果觉得可以，明天
就来上班。”

我当时有点儿紧张，头都没敢抬，低声说：
“好。”其实心里却在说，你们报纸上不是写着招聘
业务员的吗？骗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的看我太老实，问一句
说一句，没有口才，不是干业务员的料。在他的心
目中，恐怕只有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人才适合干
业务员。

我骑着车子回家，路上一直在自责：怎么不多
看几个招聘广告，说不准这商贸城里还有其他公司
招聘。街旁那么多店面，我怎么没想起来去问问。

刘春红晚上六点多才到家，我那时已经做好
了饭，儿子在一旁看电视。我跟刘春红说了白天
应聘的事。刘春红说：“去，到仓库干也行，你一个
大男人，干点儿力气活儿，累不死。”

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本想找一份体
面的活儿干，可我没学历、没技术，哪有资格挑
挑拣拣？

算了，明天去上班。

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工作内容就是在仓库
帮忙拉货，然后开着三轮摩托车到市场上送货。只
要来了进货单，办公室会有人打电话到仓库，告知
数量和地址，我再装好车送到指定地点。一天下
来，我累得浑身发软，全身的骨头像要散了架。

头一天上班，我通过那些老员工对公司有了
些了解。那个男的是公司的二老板，不经常来，有
自己的工作。女的叫李菲，是公司大老板，年纪三
十四五岁，大学毕业，老公做红酒生意。

仓库的陈姐对我说：“你在仓库好好干，说
不定有机会转业务员。业务员都是靠提成拿
工资，干好了，工资比在仓库干要多好几倍。”

这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上班一个月后，我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

资，六百元。当会计把六张一百元的钞票递
给我时，我瞥见旁边一个业务员拿着刚领到
的工资，一沓，足足有几十张。

这样可不行。几百块的工资够干啥的？
哪一年才能攒够买房子的钱？

我心里一直暗暗盘算调岗的事。
三

没过多久，我的机会来了。
公司里的一个业务员，平时出去卖货时，一直

克扣公司给客户的赠品和促销品，全装进了自己
腰包。关键是那个业务员，颇受两位老板青睐，不
仅年轻、聪明，口才又好，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事。

李菲很生气，那个业务员可是她好不容易培
养出来的，要不是事情闹大，被人捅了出来，公司
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

那个业务员肯定会被开除。我听到确切消息
后，第一时间就进了二楼的办公室，看到了一脸愁
容的李菲。

李菲看到我，头都没抬，问了一声：“有事吗？”
声音有气无力。

我有点儿紧张，嗫嚅着说道：“李老板，我想干
业务员。”

李菲愣了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犹豫了
一下，说：“这样，从明天开始你跟一辆货车，先干
几天试试，不行的话，继续去仓库送货。”

我就知道李菲会这样说，于是立马答应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当起了业务员。在我心

里，业务员无非就是卖货的货郎，把车里的货全卖
出去，换成现金。

我干业务的第一周，平均每天的销售货款与
那些老业务员持平，从第二周开始上升。第一个
月，我就超额完成了工作，接下来第二个月、第三
个月，提成超出老业务员一千多元。

之前每周的业务会议，都是老业务员分享销
售经验，现在换成了我。其实我心里清楚，那些老
业务员对我有些不屑。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货卖得
好，并不是我能力有多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跑”
下来的。那些老业务员，不少都是“老油条”，跑了
几张单子就觉得够本了，找地方偷懒去了。

就在我干业务员半年后的一次公司全体员工
大会上，二老板把我叫上了台，有点儿动情地说：

“老马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真没看好他。他不善言
谈，人又太老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干业务员的
料。没想到是我看错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干得
这么好么？务实、踏实，再加上诚实，不成功根本
不可能。提起他，客户们都竖大拇指。”

李菲也感慨地说道：“我希望咱们其他的业务
员都向他学习，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把业绩提上
去。说实话，老马现在是整个公司最让我省心的
员工。”

李菲的话说完，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我瞬间有
些脸红，两个老板的夸奖真让我有些激动，甚至眼
含热泪，想大哭一场。

四

大会结束之后，我以为接下来的日子还会跟
以前一样，看来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业务包莫名其妙地
失踪了。包里有我的两个记录本，里面记录着一
些客户资料，还有一些票据。

我当时急坏了，翻遍了那辆货车，找遍了办公
室的角落，依然一无所获。丢失了业务包，这对业
务员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平时我一直很小
心，基本都是包不离手，包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我一下想到了最坏的可能，但也只是脑子里一闪
念，公司里的那些老业务员平时对我都挺和气，有
时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我都是主动买单，应该不至
于故意找我麻烦吧……

这天临近下班的时候，公司会计忽然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说捡到了一个业务包，如果想要的
话，到老毛桥去拿，还留了一个联系电话。

我知道这应该就是我的业务包，但我考虑再
三，还是决定不理会这个电话。这么多巧合，明显
就是个陷阱，能躲则躲。

可最终，我还是没躲过那一劫。
有一次，有个业务员因为装货先后顺序的问

题，跟我货车的司机吵了起来，仓库出货本来都有
先后顺序，明显是他故意找茬，但我想着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便想过去打圆场。谁知我一过去，那个
业务员带着他的司机立马将矛头对准了我，拳头
一下子就朝我挥了过来。我躲闪不及，被打得鼻
青脸肿。倘若不是仓库陈姐出面制止，我可能还
要挨打。

多年以后，我始终记得那个业务员边打边说
的一句话：“枪打出头鸟，别以为你多卖了点儿货
就了不起了。”

五

可让我意外的是，没过几天，那个业务员又带
着他的司机主动来找我示好。平时上班也跟什么
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跟我说话。不知道李菲知不知
道我们之间的摩擦，即便知道了，她应该也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又一个发薪日，我们几个业务员领到各自的
薪水以后，都准备回家。这时，几个业务员忽然凑
到一起，嘀咕了一阵，其中一个朝我走来：“老马，

你等一下再走。”
当时我推着摩托车正准备回家，发工资

了，想去市场转转，给儿子买点儿好吃的。
他喊住我，我以为有什么事，便停了下

来。这时，其他几个业务员也一起走过来：
“老马，发工资了，不如一起出去转转。”

我说：“今天着急回家，下回吧。”
几个人不罢休，又劝了一通，我还是摇头

拒绝。
第二天到公司上班，那几个人看我的眼

神有些异样。
这时会计过来传话，说李菲找我有事。我进

了李菲的办公室，她指着办公桌一旁的沙发说：
“坐，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有些惶恐地坐了下来。
李菲知道我不善言谈，也就直奔主题：“是这

样，公司现在的产品线比较单一，我想试着再找几
种产品代理，想让你在外面送货的时候，留意一下
哪类白酒的销量更好。”

我说：“好，今天我就去市场打听一下，顺便找
客户了解一下。”

李菲说：“这事你暂时先别跟别人说。”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直接答应说：“好的。”
“去忙吧。”李菲说。
等我下楼以后，刚才那几个业务员已经走开

了。女会计把头伸过来，小声跟我说：“老马，以后
你在公司小心点儿。你的工资现在是业务员里最
高的，发了工资，最好适当表示一下。”

我这才恍然大悟。
那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我把在公司遇到的

这些事，一股脑儿地跟刘春红讲了。刘春红安慰
我：“不要放在心上，还是干好你自己的活儿。以
后再到发工资的时候，你就买点儿瓜子、花生或者
糖果放在办公室和仓库，适当花钱表示一下。”
“要是他们让我请客吃饭呢？”
“公司十几个业务员，去饭店吃一顿得好几

百，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有这个必要吗？”
我叹了口气。
“谁让你成了出头鸟，要是你也跟那些业务员

一样，业绩一般，工资一般，得过且过，他们也就
不会找你麻烦了。”

六

李菲让我留意白酒市场后的一个月，公司
真有了些变化，主要代理的产品从食品逐渐转
成了白酒。而最近公司新代理的这款白酒，引
起了我的注意。

这款白酒知名度不高，包装也一般，但是价格
不便宜。我当时就有些纳闷，为什么李菲会选择
这样的产品，她一向很精明，对市场的敏感度也很
高，这种低档白酒按常理来说，不可能入得了她的
法眼。

公司代理的白酒以瓶酒为主，我们业务员的
销售范围也很广，乡镇的饭店、小酒馆、小超市、
工地等。

有一天，李菲找到我，让我专门负责开发白酒
市场，给我配了几个人，让我做业务经理。她还说
白酒市场潜力大、销路广，公司最近还会上一种中
高端白酒。

那一年，我带领几个业务员，把公司代理的那款
低端白酒卖得相当好，不仅开发了多个二批商，还在
城里打开了销路。

年底，因为我的业绩突出，在公司全员大会上，
两个老板自然又对我赞赏有加。自从转去酒水部门
之后，我跟之前那些老业务员基本没有交集了，听说
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都辞职了，剩下的几个人看我
的眼神，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充满敌意，反而客客气气
的，让我有些不习惯。

本来工作做得还算顺利，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让我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公司在代理了那款低端白酒以后，又代理了一
款中高端白酒。这款酒价格高，一箱接近两千元，存
放白酒的仓库是跟食品仓库分开的，由李菲的家人
看管。有一次，我带着业务员去仓库装酒，竟然无意
间发现仓库里有个暗门。

那款高端白酒，有专门的销售渠道，但客户的报
价相差悬殊，有时一箱的价格能相差几百元。而面
对客户的压价，李菲也全盘接受。

我隐约觉得不对劲。
七

那天，我把辞职报告递给李菲，她看着我说：“老
马，你跟我干的这几年，一直很努力。人往高处走，
你既然有了其他选择，我也不留你了。”

说完，她就在辞职报告上签了字：“走了以后，有
空回来看看，这里永远欢迎你。”

离开那家商贸公司半年后，有一次跑外勤，偶然
遇到了以前的同事，聊到李菲，聊到公司的现状。

那个前同事说：“公司已经不再代理白酒了，前
段时间被查了，听说被罚了不少钱。食品行业也不
太景气。李菲现在很少来公司上班了。”

前同事又说：“李菲偶尔来公司，一来就给我们
业务员开会，会上总提起你。”

我听完笑了笑，抬头看了看天上明晃晃的太
阳。跑业务那段日子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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